
公司停缴社保不认劳动关系 女工无法报销生育津贴

□本报记者 王香阑 文/摄

社保停缴 女工申请仲裁
“2014年春节后我打算换个

工作， 朋友说有家公司在招人。”
苏晓琴回忆说， 那家公司在一栋
写字楼里， 自称负责人的张姐说
话和善， 加上约定的4600元底薪
及提成 ， 自己当即就答应了 ，
“谈到劳动合同和社会保险时 ，
张姐说 ‘该有的咱都有’。”

入职后苏晓琴发现这家公司
固定人员只有三个 ： 自己 、 张
姐、 会计兼销售员小玉。 而且面
试时张姐说跟她签劳动合同， 可
一直拖着没办。

2015年10月底， 苏晓琴发现
自己怀孕了。

到了2016年1月 ， 单位已有
两个月没发工资， 张姐称总公司
未打钱过来需要再等等， 小玉当
即辞职走了。 当天， 张姐把苏晓
琴叫过来 ： “干脆你在家上班
吧， 有事再过来。 省得每天坐公
交车往这边赶， 时间都耽误在路
上不说， 你肚子一天天大了， 别
再把你挤坏了。”

两个月后， 苏晓琴的工资仍
未发， 而且社保费从2016年1月
起也停缴了 ， 多次打电话找张
姐， 却不接。 无奈， 她于3月底
申请劳动仲裁， 要求单位支付拖
欠工资、 无法报销的生育费用、
怀孕期间被辞退的经济补偿金。

仲裁失利 工会帮员工维权
申请仲裁时， 苏晓琴发现社

保费是由北京间级科技公司缴纳
的， 所以把它列为被申请人。

6月中旬， 仲裁委开庭， 张
姐作为被申请人的代理人出庭。
因苏晓琴变更了请求事项， 被申
请人需要答辩期， 加上她即将临
产， 仲裁员宣布一个月后再审。

第二次开庭时， 苏晓琴因刚
剖宫产生下小孩未参加庭审， 委
托老公作为代理人。 可老公去晚
了 ， 她又没在授权委托书上签
字， 仲裁委以其无正当理由未到
庭， 视为撤回仲裁申请处理。

苏晓琴向法院提起诉讼后，
到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申
请法援。 经审查， 她符合受援条
件， 法服中心指派经验丰富的工
会公职律师胡芳为其代理案件。

10月18日， 胡芳律师问苏晓
琴： “工资卡里的钱是从小玉个
人账户转给你的， 无法显示是公
司发的工资， 你能证明小玉是公
司员工吗？” 苏晓琴揺揺头。

胡芳又问：“能证明你正常上
班至2016年1月，是张姐让你回家
办公的吗？ ”苏晓琴又摇摇头。

胡芳心里明白， 仅凭几张银
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打不赢官司。
她叮嘱苏晓琴： “把社保缴费记
录打印出来， 你怀孕后检查、 住
院生产的票据要整理好， 回去再
仔细找找能证明你跟公司存在劳
动关系的证据。”

苏晓琴推门出去， 胡芳又追
了一句： “开庭那天记着带身份
证， 建议你再带上生育服务证原

件和复印件， 证明你这次是合法
生育。”

庭上和解 员工获赔4万元
10月20日， 法院开庭时， 胡

芳帮苏晓琴申请变更了两项诉求
后说：“苏晓琴于2014年3月1日入
职后， 北京间级科技公司虽未与
她签订劳动合同， 但根据她接受
公司管理、 推销公司代理的各厂
家保健品、 公司按月为她发放工
资、缴纳社保等事实，双方已形成
事实劳动关系。依据‘用人单位自
用工之日起满一年不与劳动者订
立书面劳动合同的， 视为用人单
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
动合同’的规定，视为公司已经与
苏晓琴订立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 所以北京间级科技公司应当
立即与苏晓琴补订劳动合同。 ”

她拿出几张单据继续说 ：
“从2016年至今， 因公司未按照
《社会保险法》 和 《北京市企业
职工生育保险规定》 缴纳生育保
险费， 致使苏晓琴无法享受到生
育医疗费用， 应当由公司承担。
另外，公司自2015年11月1日开始
拖欠工资至今未支付， 应当依法
向苏晓琴补发。

北京间级科技公司的法人张
原峭在庭上说 ： “2014年5月 ，
我们收到海南益榎保健品厂的
《委托函》， 请我公司为他们北京
联络处新聘用的员工苏晓琴代为
缴社保， 因我表姐 （即张姐） 是
联络处的筹办人， 我就同意了。
直到2015年12月， 该厂没向我们
支付代缴费用而终止。 所以， 苏
晓琴是海南益榎保健品厂北京联
络处的员工， 与我公司不存在任
何劳动关系。”

胡芳又提交了4份证据：“社
保缴费记录显示是由北京间级科
技公司为苏晓琴缴纳社保的；这
张张姐的名片， 上面印的她身份
是北京间级科技公司的董事长；
这两份支出凭单上有张姐签字。
所以，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

张原峭反驳道： “苏晓琴的
工资是由小玉打给她的， 我这儿

有一份小玉的证言， 证明我公司
与苏晓琴不存在劳动关系。”

“小玉作为证人应出庭作
证， 且无法证明她是海南益榎保
健品厂的员工 ； 我们对 《委托
函》 的真实性不认可。 另外， 不
知北京间级科技公司是否有代缴
社保的业务？ 张姐在仲裁阶段作
为北京间级科技公司的负责人参
加庭审， 现在又以海南益榎保健
品厂北京联络处的筹办人的身份
来作证， 我们对她的证言不予认
可。” 胡芳说。

张原峭马上解释： “仲裁开
庭时我正在外地谈业务， 而我公
司只有我一个人， 所以只能委托
我表姐去参加庭审。”

胡芳问张姐：“你是海南益榎
保健品厂北京联络处的负责人
吗？ ”张姐答道：“是。 ”“该联络处
是否有营业执照？”“没有。”“你有
该厂的授权委托书吗？ ”“签过监
管协议，但今天没带来。内容是委
托我筹建北京联系处、招聘员工，
每月厂里把工资打给我， 我再发
给员工。但从2016年1月起海南益
榎保健品厂停产了， 他们一直没
打钱， 所以我无法给苏晓琴缴社
保、发工资。 ”

法官问张姐： “海南益榎保
健品厂认可苏晓琴是其员工吗？”
她点点头： “应该认的。” “海
南益榎保健品厂是否可以出具相
关证明？” “我得问一下， 大概
需要一周时间。” “你们的办公
场地是谁签合同租下的？” “之
前是海南益榎保健品厂租的， 后
来是以个人名义租的， 从何时开
始的我得回去核实一下。” 法官
宣布休庭。

走出法院胡芳对苏晓琴说：
“张姐手里有你出差时报销的几
张单据， 而上面的抬头单位一栏
分别是海南、 山东和重庆三个厂
家的， 这些都可以证明你不是北
京间级科技公司的员工。”

“这可怎么办啊？” 苏晓琴
急得快哭了。

胡芳心想， 这很难办， 如果
无法证明与北京间级科技公司存

在劳动关系， 一旦结案， 苏晓琴
只能再从头开始维权： 申请仲裁
要求海南益榎保健品厂支付赔
偿。 可一来此公司已停产， 未必
会到北京应诉， 到海南去打官司
成本太高； 二来即使打赢官司对
方没钱赔偿也是空欢喜。 苏晓琴
刚生完小孩 ， 生育费用还没报
销， 家里又没什么积蓄生活比较
困难。 想到这儿， 胡芳对苏晓琴
说： “别着急， 我们先追加海南
益榎保健品厂作为共同被告， 另
再 争 取 调 解 结 案 让 你 尽 快 拿
到钱。”

11月初， 法院第二次开庭。
经法院传唤海南益榎保健品厂未
到庭， 庭审仍无结果。 但在庭审
时了解到海南益榎保健品厂只是
分厂， 它还有上级总公司。

看着焦急的苏晓琴 ,胡芳与
她商量后一方面又申请追加海南
益榎集团作为被告， 又主动联系
张姐， 详细介绍了法律规定、 苏
晓琴家里的经济情况。 对方一番
摆事实、讲道理，张姐听后很有感
触， 答应帮苏晓琴与几家公司协
调。近日，苏晓琴收到张姐转来的
4万元赔偿金。 在工会的帮助上，
苏晓琴的维权终于画上句号。

【工会律师】
最大限度地维护职工利益

法院第一次开庭时， 胡芳律
师为苏晓琴申请变更了两项诉
求： 将第一项 “确认2014年3月1
日至2015年12月31日双方存在劳
动关系”， 变更为 “单位与苏晓
琴从2014年3月1日至今存在劳动
关系， 并补订书面的无固定期限
劳动合同”； 将第三项 “要求单
位支付2016年7月1日至10月31日
生育津贴1.8万元 ， 变更为单位
支付苏晓琴生育津贴2.1万元”。

这两项变更表面上看差别不
大， 但实际上却大不相同： 苏晓
琴刚剖宫产生完小孩， 身体恢复
起来比自然生产的要多花一些时
间 ； 另外 ， 她每天要给孩子喂
奶 ， 一年内重新找到工作不容
易。 胡芳研究案情时发现， 苏晓
琴没有证据能证明单位辞退了
她， 所以变更第一项诉求后， 苏
晓琴可以依法要求回单位继续上
班。 如果她不愿回去， 只要证明
存在劳动关系， 就可以要求单位
支付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单位
不同意支付就必须举证。 这样一
来， 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
劳动者这方的举证责任就巧妙地
推给了单位一方 。 “职工维权
难， 尤其是在举证方面， 常常是
有理却无据证明 。 作为工会律
师， 利用诉讼技巧帮职工维护合
法权益是我的责任。” 胡芳淡然
地说。

对于第二项变更 ， 胡芳介
绍 ： “苏晓琴对法律条款不熟
悉， 在计算生育津贴具体数额时
少算了， 我们工会律师既要帮职
工维权， 又要最大限度地维护他
们的合法利益。”

工工会会法法援援助助力力 女女工工获获赔赔44万万元元
张某 （男 ） 与王某

（女） 结婚三十余年， 共
同养育三子， 并创建了市
值几千万元的有限公司 。
2013年， 王某发现张某与
婚外异性存在不正当关
系， 且已经生育非婚生子
女， 故诉至法院， 要求离
婚， 并要求张某向其支付
精神损害赔偿。 近日， 北
京三中院二审判决张某与
王某离婚， 张某赔偿王某
精神损害赔偿金30万元。

【案件回顾】
张某与王某于1979年

登记结婚， 婚后两人白手
起家设立了资产逾千万的
公司， 并且生育有三个子
女， 均已经成年。 但2013
年前后， 王某偶然发现张
某与多名婚外异性存在密
切关系， 且与黄某已经共
同生育一子， 现已经年满
5岁 。 故王某诉至法院 ，
称张某与黄某长期同居并
构成重婚， 且已经生育一
子， 给其造成重大精神伤
害， 现要求离婚， 并由张
某支付其精神损害赔偿。
张某否认与黄某同居及重
婚， 其称与黄某仅发生了
“一夜情”， 不料黄某由此
怀孕生子， 其不得不对孩
子承担抚养义务， 现不同
意离婚， 亦不同意给予王
某精神损害赔偿。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
为， 张某违反了夫妻之间
互相忠实的义务， 对夫妻
感情造成了伤害。 现王某
作为无过错方， 坚持要求
离婚， 应认定双方夫妻感
情已经破裂， 准予双方离
婚。 但张某虽在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与其他女性发生
不正当两性关系并非婚
生 子 ， 但王某提供的证
据不足以证明其与其他异
性持续稳定共同生活及
重 婚 ， 故其要求张某承
担损害赔偿责任的请求，
没有法律依据， 并据此在
判决双方离婚的同时驳回
了王某要求赔偿精神损失
的诉求。 王某对此不服提
出上诉。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
法院经审理认为， 张某在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婚外
异性发生不正当两性关
系， 特别是其与婚外异性
已生养子女多年， 有违夫
妻间的忠诚义务。 张某的
上述行为无疑对作为配偶
的王某的精神造成了巨大
伤害。 尽管王某所提供的
证据不足以证明张某存在
与其他异性持续稳定的同
居或重婚的事实， 但王某
有权依据 《民法通则》 及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确定
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
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的有
关规定主张精神损害赔
偿。 关于具体赔偿数额 ，
法院综合张某行为的具体
情形、 损害后果以及其经
济能力等因素， 改判张某
向王某支付精神损害赔偿
金30万元。

通讯员 赵霞

与他人婚外生子
夫赔妻精神赔偿30万

苏晓琴入职近两年一直没签劳动合同，怀孕后发现单位停缴社保进行维权时，却被告知缴纳社保费的公司
并非用人单位。在工会法援的帮助下，近日她与单位达成和解，获得4万元赔偿。为其代理案件的北京市总工会法
律服务中心公职律师胡芳提醒广大职工朋友，仅凭社保缴费记录，不能完全证明与缴费企业存在劳动关系，还应
及时签订劳动合同，避免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公职律师胡芳在做开庭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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